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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報應故事的果報觀 

余沛翃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摘要 

《太平廣記》全書 500 卷、目錄 10 卷，共 510 卷。依題材可分為 92 大類，其中第

102 卷至 134 卷是「報應類」故事，共 514 則故事。中國的報應觀念是以儒家為主體，

兼受佛教與道教思想的影響。因為儒家與道教的報應觀念有相近之處，也有相異之處，

本文將兩者同列於儒道報應觀討論。儒家的報應觀可分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一

世因果，現世遭報」二項；道教的報應觀則是闡揚受報主體包含家庭子孫；佛教果報思

想自立一類，分為「殺生之罪，萬惡之首」、「善惡福禍，自作自受」、「生死輪迴，三世

業報」等三項。儒道與佛教報應觀的目的是希望達「勸善懲惡」之效，並且有互相融合

之處，也都有著跟小說文本結合以宣揚教義、思想的目標。本文試以儒道報應觀、佛教

的果報思想為主軸，對照《太平廣記》報應類故事，藉以得出此類故事中的因果報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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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太平廣記》有著「小說之淵海」1的美稱，是一部集前代小說之大成的類書。《太

平廣記》成書於太平興國三年，是李昉等人奉宋太宗之令集體編纂的。全書 500 卷、目

錄 10 卷，共 510 卷。《太平廣記》內容專門收集自漢代至宋初的野史小說，並在文末附

上所引書目。全書按題材分為 92 大類，底下又分 150 多種細目，其引用書目據統計共

475 種。宋、元話本、雜劇、諸宮調，以及明清的小說戲曲有很多是取材自《太平廣記》

的故事，可見《太平廣記》對於後代文學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2 

中國的報應觀念是以儒家為主體，兼受佛教與道教思想的影響。儒家的報應觀念與

道教的報應觀念有相近之處，也有相異之處，因此本文將兩者同列於「儒道報應觀」中

討論。儒家報應觀強調現世報，以及人的賞罰是由上天決定，因此分成「生死有命，富

貴在天」、「一世因果，現世遭報」兩項來討論。而儒家與道教都認為，受報主體不限於

行為者本身，還包括其家人與後世子孫，但此說法主要來自道教的「承負」說。佛教的

果報思想有「殺生為萬惡之首」，以及三世因果、輪迴轉世之說，受報主體則限於行為

者本身，因此分為「殺生之罪，萬惡之首」、「善惡福禍，自作自受」、「生死輪迴，三世

業報」等三項來討論。 

《太平廣記》第 102 卷至 134 卷是「報應類」故事，共 514 則故事，裡面又分成金

剛經、法華經、觀音經、崇經像、陰德、異類、冤報、婢妾、殺生、宿業畜生等細目。
3這些故事中，包含儒道報應觀與佛教果報思想。514 則故事最末皆附上出處，以《法苑

珠林》、《報應記》、《還冤記》、《冥祥記》、《廣異記》為最大宗。4《法苑珠林》是佛家

纂集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日人喻之為「佛教百科全書」，後人也多以類書、輯佚書來

看待它，其編纂目的之一便是宣揚佛教教義。5六朝志怪小說的特點之一就是內容受佛

教、道教、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對中國思想的影響一直是不容忽視的，道教與佛

教便有著希望與小說文本的結合來宣揚教義，以求與儒家思想抗衡之意味。6本文試以

儒道報應觀、佛教果報思想為主軸，對照《太平廣記》報應類故事，藉以得出「報應類」

故事的果報觀。 

 
1 魯迅曾言：「《廣記》采摭宏富，……視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晉唐小說所敘，何者為多，蓋不特稗說

之淵海且為文心之統計矣。」魯迅：《中國小說史略》（濟南：齊魯書社，1997 年 11 月），頁 80。 
2 參閱［宋］李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點校說明〉》（北京：中華書局，1961 年 9 月），頁 1-2。

為修潔註文，以下有同引自此書的資料，將只在註腳標明作者、書名與頁碼，其餘不另加註。另外，

陵鬱之將《太平廣記》引用書目分為七類：一、正史及野史。二、魏晉六朝志怪及唐代傳奇小說。三、

地志、圖經、風土記之書。四、佛道神仙。五、瑣雜筆記。六、諸子百家之書。七、文集稗傳。參見

淩鬱之：〈《太平廣記》的編刻、傳播及小說觀念〉，《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3
期，2005 年 8 月，頁 76。 

3 卷 102-108 金剛經；卷 109 法華經；卷 110-111 觀音經；卷 112-116 崇經像；卷 117 陰德；卷 118 異類；

卷 119-125 冤報；卷 126-128 未標細目；卷 129-130 婢妾；卷 131-133 殺生；卷 134 宿業畜生。整理自

［宋］李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目錄》，頁 12-19。 
4 詳見附錄一，整理自［宋］李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頁 684-961。 
5 參閱陳昱珍︰〈道世與《法苑珠林》〉，《中華佛學學報》第 5 期（1992 年 7 月），頁 234-241，頁 251-252。 
6 參閱周次吉︰《六朝志怪小說研究》（臺北︰文津出版社，1986 年 6 月），頁 153-154。 



 
 
 
 
 
 
 
 
 
 
 
 
 
 
 
 
 
 
 
 
 
 
 
 
 
 
 
 
 
 
 
 
 
 
 
 
 
 
 
 
 

 

《太平廣記》報應故事的果報觀 
 

 41

                                                

貳、儒道報應觀 

儒道報應觀相近之處在於︰儒家與道教都認為，受報主體不限於行為者本身，還包

括其家人與後世子孫，但此說法主要來自道教的「承負」說。相異之處在於︰儒家報應

觀強調現世報，以及人的賞罰是由上天決定，因此分成「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一世

因果，現世遭報」兩項來討論。但道教有明確指出賞罰執行者是萬事萬物都要遵守的天

道。以下分項討論︰ 

一、儒家報應觀 

儒家的報應觀念，在張樹卿、張洋〈儒、釋、道的報應觀比較研究〉一文提到： 

儒家的報應觀是以世俗的善惡倫理道德為價值取向，強調現世報應，報應的主體

不是行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孫後代，追求報應的終極目的是達到滿足人

生心理平衡和實現現實生活平等。7 

儒家的報應觀念強調現世報應，而且受報應的主體不只是行為者本身，還會牽連其家庭

與子孫後代。儒家會以世俗的善惡倫理道德為價值取向，是因為在中國古代思想，周初

克商後開始以「敬」的態度處理人與天的關係，擺脫原始人格天的概念，所以「天」的

意義逐漸被敬德觀念所取代。能敬德便能受天命，不敬德，則天命無法長保，8這種觀

念同樣也影響個人的進德修業。因此，儒家的報應觀念可分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一世因果，現世遭報」兩個部份︰ 

（一）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易經．坤卦》提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不善之家必有餘殃」9、《尚書．商書．

伊訓篇》也提到「惟上帝不常，作善降之百祥，作不善降之百殃」10，兩者都是以上天

作為人事禍福的評判者。這種「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說法，經常給予人一種天威難

測的感覺，似乎人就只能盡人事，而後聽天命。但總體來說，主要是要傳達作善事，可

以得善終；作惡事，便會遭天譴的觀念，《太平廣記》中有許多這類型的故事，如〈劉

弘敬〉、〈李質〉、〈岐州寺主〉、〈王安國〉等，以下以〈劉弘敬〉為例，唐人劉弘敬平時

為善不欲人知，總是默默行善。有一天遇到善於看面相之人告訴他大限將至： 

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

延入館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更二、三年，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

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奈我何！」相人曰：「夫相不及德，德不及度量，

君雖不壽，而德且厚，至於度量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年之期，勤修令德，冀

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祿，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復此

來。」言訖而去，元溥流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出《陰德傳》）（卷 117，頁

 
7 張樹卿、張洋：〈儒、釋、道的報應觀比較研究〉，《白城師範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2 期（2007 年 4 月），

頁 1。 
8 參見王邦雄等著：《中國哲學史》（台北：里仁書局，2006 年 2 月 10 日修訂一版二刷），頁 43-45。 
9 ［清］阮元審定：《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1 周易 尚書》（臺北：藝文印書館，1997 年），頁 20。 
10同註 9，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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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11 

得知大限將至後，劉弘敬回答「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奈我何！」就是一種「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的態度。但相士告訴他只要繼續行善積德，是可以改變局勢的。後來劉弘敬

幫助家道中落、枉被抄家的方蘭蓀，某天睡覺時便夢見蘭蓀的父親： 

元溥夢見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則蘭蓀之父也。感君

之恩，何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餘當為君請於上帝，

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復夢蘭蓀之父立于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

前謝元溥曰：「餘不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

子孫無復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案理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釁，帝又

憫餘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出《陰德傳》）（卷 117，頁 818-819） 

蘭蓀的父親為了報答劉弘敬的恩情，主動為他向天帝祈求延壽。天帝不只答應他讓劉弘

敬延壽 25 年，且富及三代，還懲罰當初那些迫害蘭蓀父親的人，讓他們遭受報應。這

不只應證《易經》所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不善之家必有餘殃」，也反映出《尚書．

商書．伊訓篇》所言由上天決定賞罰的說法。 

〈李質〉（卷 117，頁 820）則是描述李質本應因病而終，但因為他曾救過 7 個人的

性命，得以延壽 14 年。這也是行善，獲得天賜福報的例證。〈劉弘敬〉、〈李質〉都是作

善事得善終的故事類型，《太平廣記》卷 117 的「陰德類」故事都屬於這一型。 

另外，〈岐州寺主〉（卷 127，頁 900）是說殺人的寺主在殺人時未穿著袈裟，隔天

袈裟上卻出現血跡，寺主認為是天意如此，因此伏罪。〈王安國〉（卷 128，頁 905-906）

所描述的則是兩名盜賊殺人之後逃跑，冥冥之中在隔年又回到犯罪的村落，並因一連串

的巧合而被捕，這都是天理昭彰，生死有命的最佳證明。 

（二）一世因果，現世遭報 

儒家報應觀念強調一世因果，即現世報，通常是指作惡得惡報。《太平廣記》報應

類有許多此類故事，例如〈鄆卒〉、〈金荊〉、〈梁仁裕婢〉、〈馬全節婢〉、〈王簡易〉等，

以下舉〈鄆卒〉、〈金荊〉二例： 

唐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鄆士之肉者，數歲暴疾，夢其所食卒曰：「我

無宿憾，既已殺之，又食其肉，何不仁也！我已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

之，徵債足矣。」汴卒驚覺流汗，及曉，疼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臘，

一夕斃矣。（出《逸史》）（卷 122，頁 862） 

〈鄆卒〉文中的汴卒已經殺死敵人，卻還吃敵人的肉。幾年後他在病重之際，夢見

被吃的鄆卒哭訴其行為極不人道，並要求一報還一報，隨即表明要吃光他的肉。等到汴

卒醒來後，身上只剩下皮包骨，立即斃命，這是現世遭報很明顯的例證。〈金荊〉則是

在講善妬的柳氏： 

 
11［宋］李昉等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卷 117，頁 818。本文引用的《太平廣記》原文皆同出此

書，後述引用只在文末註明卷數與頁碼，或在註腳註明書名與頁碼，其餘不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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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魏末，嵩陽杜昌妻柳氏甚妬。有婢金荊，昌沐，令理髮，柳氏截其雙指。無何

柳被狐刺，螫指雙落。又有一婢，名玉蓮，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柳氏乃截其

舌。後柳氏舌瘡爛，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柳氏曰：「夫人為妬，

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柳氏頂禮

求哀，經七日，禪師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落地，

舌亦平復。自是不復妬矣。（出《朝野僉載》）（卷 129，頁 912-913） 

善妬的柳氏先後傷害兩位婢女，結果自己都遭受同樣的下場。後來因為虔心懺悔，並獲

得禪師的幫助，才免於受舌爛瘡之重病的折磨，這也同樣是在行為者在現世就遭受報應

的例子。 

二、道教報應觀 

關於道教的報應觀念，張樹卿與張洋指出道教是依據老子的思想而提出「承負」說： 

道教在依據「天道循環說」的哲學基礎上，根據老子「道設生以賞善，設死以威

惡」的教義思想，提出「承負」說作為自己的報應觀，並用以解釋自然和社會上

的各種因果報應現象。《太平經》是最早對承負思想做出較為系統闡述的道教經

典。《太平經》對承負說有兩種解釋：其一，人世間的承負，把今人受到的福禍

歸結為祖先的善惡，祖先積德行善，澤被子孫後代，祖先有過失或作惡多端，其

惡果於後代子孫。12 

由此看來，道教的報應觀念與儒家相同之處在於：受報應主體不限於行為者本身，後代

子孫也會受影響。而道教明確指出執行賞罰的是「道」，亦即萬事萬物所應遵守的「天

道」。而認為遭受惡報的不應只限於行為者本身，行為者的家庭與子孫都會受到牽連的

這個觀點，主要是由道教的「承負」說而來。道教的「承負」說則是依循《易經》產生

的：如《周易．坤．文言》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不善之家，必有餘殃。」道

教發展了這一思想，提出「承負」說。13 

所謂的「承負」，依據太平經的解釋為： 

承者為前，負者為後；承者，迺謂先人本承天心而行，小小失之，不自如，用日

積久，相聚為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連傳被其災，故前為承，後為負也。

負者，流災亦不由一人之治，比連不平，前後更相負，故名之為負。負者，迺先

人負於後生者也。14 

「承」就是指應順天道而行的前人，但若前人違背天道，就會受到天道的懲罰。但

又不只違背天道者會受罰，其家庭也會受到牽連，甚至是行為者的後代子孫都會遭受禍

害，造成這樣的後果，便是前人有「負」於後人。 

《太平廣記》的〈范略婢〉、〈王將軍〉、〈賀悅〉、〈當塗民〉等故事就是一人作惡，

 
12同註 7，頁 2。 
13黃亞娟：〈淺析中國佛教的因果報應論〉，《科技資訊》第 1 期（2009 年），頁 143。 
14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卷三十九（北京：中華書局，1979 年 12 月第 2 刷），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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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延家庭、子孫的應證： 

唐貞觀中，濮陽范略妻任氏。略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略不能制。有頃，

任有娠，誕一女，無耳鼻。女年漸大，其婢仍在，女問婢，具說所由。女悲泣，

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出《朝野僉載》）（卷 129，頁 915） 

范略的妻子任氏因為妒忌而用刀割掉婢女的耳鼻，此惡端就報應在她的女兒身上。

她的女兒同樣沒有耳鼻，也因此怨恨任氏。雖然任氏生理上並沒有遭受苦痛，但其內心

的自我譴責想必比身體的苦痛更折磨人。 

另外，〈當塗民〉的故事為： 

吳俗，取鮮魚皆生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偃轉移時乃死。天寶八載，當塗有業人

取鱓魚，是春得三頭鱓，其子去鱓皮，斷其頭，燃火將羹之。其鱓則化為蛇，赤

文斒斕，長數尺，行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鱓亦已半為蛇，須臾化畢，皆去。

其子遂病，明日死。於是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日且盡。當塗令王休愔，以

其無人也，命葬之。（出《紀聞》）（卷 132，頁 942） 

吳地的習慣是捕到鮮魚後，要將魚放在沸水中自然死亡後才食用。但故事中的漁人

的兒子沒有遵照這個方式，反而是將鱓魚活活剝皮、斷頭，沒想到鱓魚都化為大蛇而去。

接著漁人的兒子就病死了，而且全家七人在十餘日內也相繼身亡。這很明顯是一人作

惡，全家株連的報應。 

儒家與道教的報應觀相同之處有兩點，第一，兩者皆認為善有善報，惡有惡報。第

二，受報應主體不限於行為者本身，後代子孫也會受影響。儒道報應觀的相異之處也可

分兩點︰第一，賞罰的執行者，儒家認為是天，道教明確指出執行賞罰的是「天道」。

第二、受報主體包括後代子孫的觀點，主要來自道教「承負」說，而且講述較為明確。 

參、佛教果報思想 

佛教因果報應論與中國傳統報應觀較大的差別在於：首先，與中國固有「天」主宰

報應的觀念不同。佛教從人的「心」，即從人的思想意識、感情欲望方面建立報應說，

是由人自身的思想和活動來說，排除外因，強調內因。其次，將受報的主體規定在行為

者本身，強調自作自受。最後，認為眾生有過去、現在、未來的三世因果說。 

早在西漢末年、東漢初的時候，佛教就已傳入中國，但直到魏晉南北朝才廣為流傳。

到了唐代，更是佛教的全盛時期，這時候天臺宗、華嚴宗及禪宗都已自成系統。果報思

想就是在此背景下，與六朝志怪小說及唐代傳奇小說結合，自此一路影響著中國小說的

創作。15大約在六朝以後，果報思想已深入民間，成為民間的重要信仰之一，這可以從

 
15魯迅在介紹六朝志怪小說時提到：「釋氏輔教之書，《隋志》著錄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顏之推《冤

魂志》存，引經史以證報應，已開混合儒釋之端矣。」參見魯迅：《中國小說史略》，頁 47。又，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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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的發展上來看： 

這一時期（魏晉南北朝）的小說，同當代士大夫的風尚與宗教迷信，發生密切的

聯繫。它們的內容，有兩個方向。一個是以漢、晉以來盛極一時的品名人物和清

談風氣為基礎，……另一種是以宗教思想為基礎。當日佛教大行，因果輪迴之說，

震駭人心。再加以道教迷信，相輔而行。文士教徒，或引經史舊聞以證報應，或

言神鬼故實以明靈驗。16 

戰亂頻仍，民生困苦的魏晉南北朝，卻是佛教廣為流傳的時代。這是因為佛教講三

世因果報應、講輪迴、講不朽，可以寄託人對未來的希望，可以安慰人所感的空虛無常

之苦，使人的心靈有安頓處，這是魏晉玄學所沒有的，所以佛教的果報思想就成為當時

百姓重要的信仰，當時的小說也反映著這項思想。以下分成三項來談： 

一、殺生之罪，萬惡之首 

佛教極為強調不能殺生，並視殺生為萬惡之首。雖然這不是佛教與中國傳統報應觀

的最主要差別，應屬於之後衍生的觀念。但《太平廣記》特列殺生一項，反映出此項觀

念，因此將之列入佛教果報思想的特色。 

佛教傳入中國後，「殺生之罪，萬惡之首」的觀念在民間影響逐漸擴大，在〈袁炳〉

一文中便曾紀錄此觀念在宋初流傳的情況：17袁炳去世後，某天他的朋友司馬遜夢見袁

炳說：人生在世都在為金錢奔波忙碌，原以為死後就是解脫、休息。沒想到在陰間還是

一樣要為錢財奔波忙碌。司馬遜問他陰間的罪福應報是如何： 

炳曰：「如我舊見，與經教所說，不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見，

善惡大科，略不異也。然殺生故最為重禁，慎不可犯也。」。（出《冥祥記》）（卷

326，頁 2585） 

從袁炳的回答，可以得知殺生之罪在當時被視為是罪大惡極的，而且必須遭受極大

的懲罰，因此他才會告誡友人「慎不可犯」。 

殺生遭報一事，《太平廣記》報應類故事中特列「殺生」一項，其中提到殺害牛、

犬、蛇、烏龜、老虎、鱉等動物之人大多都沒有好下場，如〈章安人〉、〈益州人〉、〈徐

可範〉、〈王遵〉、〈陸孝政〉、〈李紹〉等等，以下舉〈益州人〉、〈徐可範〉二例： 

宋元嘉初，益州刺史遣三人入山伐樵。路迷，忽見一龜，大如車輪，四足各躡一

小龜而行，又有百餘黃龜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路。龜乃伸頸，若有意焉。

因共隨逐，即得出路。一人無故取小龜，割以為臛，食之。須臾暴死，唯不噉者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說的影響》提到：在王琰的《冥祥記》、劉義慶的《宣驗記》、侯白的《旌異記》、

顏之推的《冤魂志》及《集靈記》等都流露出明顯的佛教因果輪迴思想。後代的《三國志平話》將史

實小說與因果報應、輪迴轉生結合，清代的《紅樓夢》第五回中警幻仙子顯示金陵因果名冊都有著佛

教因果思想的痕跡。參見永祥著，星雲大師總監修：《佛教文學對中國小說的影響》（臺北：佛光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1998 年 2 月），頁 60-61。 
16劉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臺北：華正書局，2004 年 8 月），頁 355-356。 
17參見朱文廣：〈簡論傳統報應觀的特點──以《夷堅志》為例〉，《商洛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3 期（2008

年 6 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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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恙。（出《異苑》）（卷 131，頁 928） 

入山伐樵的三人迷路後，遇見大龜指點方向。其中一人無故煮食大龜腳下的小龜，

才吃完就馬上暴斃，這是胡亂殺生所帶來的惡果。 

〈徐可範〉一文講的是好畋獵之人的故事：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畋獵，殺害甚眾。嘗取活鱉，鑿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鱉

。又性嗜 驢，以驢縻絆於一室內，盆盛五味汁於前，四面迫以烈火，待其渴

飲五味汁盡，取其腸胃為饌。前後烹宰，不紀其數。後扈從僖宗幸蜀，得疾。每

睡，見群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狀。又須於床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乃以

罟網蓋覆，方暫得睡。以日繼夜，常須如此，命將盡，惟一束黑骨而已。（出《報

應記》）（卷 133，頁 949） 

故事中的徐可範使用各種殘忍的方法烹調動物，在他患病之後，必須以他對待動物

們的各種方法對待自己：在床下生火、用油醋灌身體、用罟網蓋在身上，這樣才能稍稍

舒緩自己身上的痛楚。直到他命將盡時，只剩下一把黑骨頭而已。這是因為他殺生無數，

方法又殘忍，因此造成自己要承受這樣的果報。 

二、善惡福禍，自作自受 

在佛教的果報思想中，受報應的主體是行為者本身，並不會牽連其家庭或子孫，《般

泥洹經》提到： 

父作不善，子不代受；子作不善，父亦不受。善自獲福，惡自受殃。18 

經文清楚地說明前人所作的惡業，後人不會代受，反之亦然，這也就是所謂「個人

造業個人擔」。我們在《太平廣記》報應類故事也可看出這項思想，但大多偏向自嘗惡

果的結局，如〈宋宮人〉、〈竹永通〉、〈解奉先〉、〈僧審言〉等故事，以下舉〈宋宮人〉、

〈竹永通〉為例：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裸形相逐。有一女子不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女子罵曰：

「汝悖逆，明年不及熟矣。」帝怒，於宮中求得似夢見者，斬之。其夕，復夢所

戮者曰：「汝枉殺我，我已訴上帝。」集群巫與六宮捕鬼，帝尋被殺。（出《廣古

今五行記》）（卷 129，頁 912） 

南朝宋少帝斬首不願裸身相逐的女子當晚，夢見被斬女子詛咒他活不過明年穀熟之

時。結果少帝並沒有醒悟，反而將宮中長得像該名女子的宮女殺死。當天晚上，又夢見

被枉殺的宮女說已向天帝控訴他的惡行。少帝仍不知悔改，找來一群巫師抓鬼。沒多久，

少帝就被殺死。故事中的少帝不聽兩位女子的警告，一再犯下錯誤，最後便自食惡果，

是典型的自作自受。〈竹永通〉也屬同一類型： 

隋並州盂縣竹永通，曾貸寺家粟六十石，年久不還。索之，雲：「還訖。」遂於

                                                 
18［東晉］《般泥洹經》，《大藏經》第 1 冊 阿含部一，（臺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年 1 月修

訂版），頁 1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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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誓言雲：「若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

文，後漸分明，乃是竹永通字。鄉人漸知，觀者日數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

于寺贖牛，別立一屋，事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出《異錄》）（卷

134，頁 953） 

竹永通向佛寺借粟六十石，明明久欠不還，卻說自己已還畢，還在佛祖前發誓如果

沒有還，就願意來生作牛還債。果然他死後轉生為寺家的牛，一直到他家裏的人為他還

百石粟贖回家後，並為其造佛像、抄寫佛經，等到債償清後才死亡。明明沒有的事情，

還立下毒誓，果然遭到報應，也是典型的自作自受。 

三、生死輪迴，三世業報 

佛教的三世業報思想是跟隨著「生死輪迴」、「因果業力」觀念而來的。所謂的「輪

迴」是： 

謂眾生由惑業之因（貪、瞋、癡三毒）而招感三界（案：欲界、色界、無色界）、

六道（案：地獄、畜生、餓鬼、人、天、阿修羅）之生死輪轉，恰如車輪之迴轉，

永無止盡，故稱輪迴。又作生死、生死輪迴、生死相續、輪迴轉生、淪迴、流轉、

輪轉。本為古印度婆羅門教主要教義之一，佛教沿襲之並加以發展，注入自己之

教義。
19 

會落入輪迴是因為眾生受到貪、瞋、癡等三毒的惑業影響，而不斷地在三界、六道中輪

轉，無法脫離。輪迴的主體就唯識宗來講，指的是心。心識可分為「八識」，每一識都

有「種子」及「現行」兩種狀態，種子是識的潛在狀態，現行是識的表現狀態。人的所

作所為，或善或惡，都會變成種子，而這些種子都藏在第八識──阿賴耶識裡。阿賴耶

是庫藏的意思，攝受一切種子。20這些種子在輪迴中會變現善果與惡果，行為者要得善

果或惡果就是以此為依據。 

「業」是古代印度流行的觀念，佛教加以繼承，將它變成自身哲學體系的重要範疇。

業，是造作的意思，是指眾生的身心活動。佛教認為，這種活動和因果關係相結合，會

產生不同結果的力量，是為「業力」，是一種潛在的功能，是創造未來生命的動力。業

有多種分類，一般從型態上分，有身業（身體的行動）、口業（語言）、意業（內心欲作

某事的意念、意志）。從性質上分，有善業、惡業和無記業三類，善業、惡業招致善果、

惡果，非善非惡的無記業則不招果報。業是人類向上努力或向下墮落的根據。21本文只

討論善業招善果、惡業招惡果的部份。會招來善果或惡果，是取決於行為者本身的行為，

這就是「業力」。當人的心識受到業力牽引，就會在六道輪迴中流轉。 

接著看東晉時代慧遠的〈三報論〉： 

 
19《佛光大辭典》，查詢網址：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查詢時間：2010/06/08 
20唯識宗說心識有八，即眼耳鼻舌身意等六識，及末那識、阿賴耶識。……阿賴耶識便是輪迴轉世的主體，

眾生除非得解脫，不然便永在生死流轉中。解脫之道，唯識宗有轉依之說。即通過修行，將生命中的

污染種子轉而成清淨種子，若生命中的染汙成份都轉成清淨，便是成佛，此時八識全轉為智，此所謂

轉識成智。參見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著：《中國哲學史》（下）（臺北：里仁書局，2005
年 11 月），頁 346。 

21方立天：《中國佛學哲學要義》（上）（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年 3 月第 4 刷），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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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惡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

報者來生便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22 

這裡清楚說明三世指的是現在世、來世跟未來世。現在世受到的果報稱為「現報」；

報於來世的稱為「生報」；報於來世之後的未來世者，就稱為「後報」。《太平廣記》報

應類故事中的〈榼頭師〉、〈盧叔倫女〉、〈唐紹〉、〈王珍〉等故事就有三世業報的觀念。

以下舉〈榼頭師〉、〈盧叔倫女〉為例： 

〈榼頭師〉中的榼頭師是梁武帝頗為敬重的僧人。有一天梁武帝傳榼頭師進宮，使

者回報時梁武帝正在下棋，武帝剛好說了句「殺卻」，使者便下令將榼頭師斬首。梁武

帝得知後，詢問榼頭師臨死之時，有何所言： 

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為沙彌時，以鍫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為蟮，

今此報也。』」帝流淚悔恨，亦無及焉。（出《朝野僉載》）（卷 125，頁 882） 

榼頭師說他自己無罪，今世會被殺頭，是因為前世修行時誤殺一大蛇，而梁武帝前世就

是那條大蛇，所以這是他應受的報應。 

〈盧叔倫女〉中的盧叔倫女告知化緣僧人：三四里外有戶人家會設齋度眾。僧人前

往後，設齋夫婦很驚訝，因為他們不曾張揚家中設齋一事，於是跟隨僧人去找盧叔倫女。

盧叔倫女一見到設齋夫婦，便逃回家中，躲在房裡，不論其母親如何勸告，就是不肯見

那對夫婦： 

母曰：「鄰里翁婆省汝，因何故不出？」二人益怪異，祈請之。女忽大呼曰：「某

年月日，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趨出，不敢廻顧。及去，母問之，答

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來，至此翁莊宿，父子三人並為其害，劫其資貨。

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渠甚愛念。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

已過所劫數倍。渠又為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淚過三兩石矣。偶因僧

問乞飯處，某遂指遵之耳，亦是償債了矣。」翁姥從此更不復作齋也。（出《逸

史》）（卷 125，頁 885-886） 

盧叔倫女只問了一句「某年月日，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設齋夫婦便倉皇離去。原

來是因為盧叔倫女過去世就是被他們打劫殺害的販羊商人，後來轉世為他們的兒子，患

病五年，讓設齋夫婦花掉比打劫販羊商人多好幾倍的醫藥費。而設齋夫婦出於悲慟，在

兒子的忌日都會作齋。盧叔倫女告知僧人乞飯處，便是為了償債。 

〈榼頭師〉、〈盧叔倫女〉中的兩位主角都記得過去世的事情，而且都在現在承受自

己前世種下的因所結成的果，這也應證佛教所言生死輪迴，三世業報。 

 

 
22［梁］僧佑撰：《弘明集》，《大藏經》第 52 冊 史傳部五（臺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年 1

月修訂版），頁 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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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不論是儒道報應觀或是佛教果報思想，它們的終極目的都是「勸善懲惡」，並希望

透過將教義與小說故事結合，以達到宣揚之效。而佛教果報思想傳入中國後，其實是與

儒道報應觀念融合在一起，發展成中國的果報觀念，一直影響著人們，《太平廣記》報

應類故事所反映的就是這樣的果報觀念。 

儒道報應觀念認為「人在做，天在看」，不論為善作惡，往往是由肉眼看不見的「主

宰者」給予獎勵或懲罰，這是屬於外因。佛教觀念中，行為者為善作惡，就會招致善果

與惡果。因此行為者會獲得獎勵，或接受懲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行為者本身，也就是

內因。不論是由外因或內因決定禍福，這兩者主要都是希望透過傳達為善可以獲得獎

勵、為惡會遭受報應的觀念，來達到勸善懲惡的效果。 

佛教「殺生為萬惡之首」的觀念原本是主張都不可以殺害任何動物，但儒道報應觀

念並未認為殺生是罪大惡極的，因為人們平常是會煮食家禽、家畜等動物。因此「殺生

為萬惡之首」就轉變為殺害一些不是平常會煮食的動物，或是手段殘暴，就會受報應。

《太平廣記》報應類故事中就特列「殺生」一類，這些殺生之人大多都沒有好下場。 

原本儒家報應觀念是講一世因果，人死了就是「結束」，也沒有轉世的觀念。漢末

佛教傳入，因為強調生死輪迴，讓人們可以把希望寄託於來世，甚至是第二世、第三世

的未來世，因此生死輪迴的觀念極為受到人們的重視。從小說的發展上來看，六朝以後

佛教的三世因果報應、輪迴、不朽等觀念已與當時代小說結合，並影響著後代的小說發

展。而《太平廣記》又是專門收集漢代至宋初的野史小說，內容當然會包含儒家的一世

因果、佛教的三世因果、輪迴轉世等觀念。 

儒道報應觀與佛教果報思想對於受報主體的主張有明顯的差異。儒道認為前人為善

不只能夠積福德，也可以庇蔭家庭、子孫；反之，為惡也會牽連到家庭與子孫。儒家還

強調現世報，例如文中所列舉的〈范略婢〉、〈當塗民〉、〈鄆卒〉、〈金荊〉等故事。佛教

果報思想則認為受報主體只限於行為者本身，善惡福禍都是由自身承擔，只是遭報的時

間點不限於現世，有可能是來世或未來世。如文中所列〈宋宮人〉、〈竹永通〉、〈榼頭師〉、

〈盧叔倫女〉等故事。這兩個關於受報主體的說法，一直是並存於中國社會的，不管採

用哪一個說法，主要都是希望達到勸善懲惡，這也是《太平廣記》收羅「報應類」故事

的最主要目的。又因為「報應類」故事大多收自六朝志怪小說與佛教經典，小說中儒、

道、佛跟文本結合的教義與思想，也隨著《太平廣記》的網羅而廣為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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